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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学琴

6 6 岁的赵兴堂是“青州磋

琴”的唯一传承人，个子高高，一

头白发。老人的家很普通，一个小

院，几间平房。院子里有一个鱼

塘，还种着竹子，有些古色古香，

而磋琴就在这个古色古香的小院

里，传承了几代人。

进入屋内，满墙的照片，但出

现频率最高的便是“磋琴”，赵兴

堂在花博会表演时的照片，孙女在

富华国际会展中心表演时的照
片……一张张照片记录了这一家人

与磋琴的情缘。

赵兴堂打开琴匣子，抱出的磋

琴让人眼前一亮，单看样子像“扬

琴”，但琴弦少。最不同的是演奏

的工具，是一根细细的高粱秆。

磋琴，原来叫筑琴，正面用梧

桐木，侧面用的香椿木。从正面看

琴身呈“正半管状”，像半边辘轳
头，琴背面有一个半圆形的洞。琴

面，每隔 10 度一个琴码，共 13 个
琴码， 26 根琴弦，每个音级双弦
发音，以传统的五声音阶定弦。琴

弦用丝弦，琴弓用料有讲究，不是

高粱秆哪个位置都能拉琴，只能用

高粱秆顶端的两节。

“晚上地里都有露水，天上星

星比现在的亮，自己背着磋琴打着

呵欠，爷爷领着自己，就这样一直

走一直走。”回忆起小时候跟着祖

父到处演出的场景，赵兴堂老人有

些激动。“那个时候自己还小，琴

和自己一般高，走路的时候一只手

还要扶着琴，也算是走南闯北

吧！”赵兴堂说，磋琴主要是隔代

相传，都是爷爷传孙子，四五岁爷

爷就教唱曲，七八岁就和爷爷一起
登台表演。“我记得第一首曲子是

古曲的茉莉花，在青州运输大队礼

堂，人那叫一个多，爷爷拉磋琴，

我唱曲，满满一礼堂的人，没位子
的就站在过道里，一曲儿完了满堂

彩。”

几近消失的磋琴

上世纪三十年代，赵兴堂的祖
父赵彩云与拉三弦的刘公道，背井
离乡，到北京天桥卖艺。赵彩云看

到国家深陷战争沼泽，于是，他与

同乡摔琴而归，从此不再提磋琴，

而磋琴艺术自此绝迹。

新中国成立后，祖父心里高
兴，和六七岁的长孙赵兴堂一起到

人民公园表演。据赵兴堂回忆，当

时被磋琴曲子吸引过来的人把他们

围得水泄不通。从那个时候，磋琴

这种乐器就在民间传扬开来。

1957 年，爷爷赵彩云参加昌潍专
区暨山东省第一届音乐会演，得了

一等奖，可惜，获奖的琴在祖父回

青州的火车上，被挤坏了。至今，

家中都珍藏着爷爷仅存的一张照
片，而正是这张照片，让后面失传

的磋琴制作工艺又死而复生。

1960 年，年仅 14 岁的赵兴堂

去东北谋生，祖父赵彩云也于当年

去世。 1962 年，赵兴堂回家，发
现祖父的奖章等东西都没有了，只

留下了一把琴，一本磋琴琴谱，他

将它收藏了起来，才得以保存至

今。可是那个年代的日子，摸不着
琴，也没那个念想，“吃都吃不
饱，还弄什么琴，顶多日子苦闷的

时候拉一曲。”可就是这仅有的一

把琴，也在文革期间，被摧毁了。

“琴没了，自己有种罪恶感，

自己兄弟 6 个，只有自己会磋琴，

如果我不把磋琴拾起来，这家族传

了几百年的技艺，就在自己手里荒

废了。”于是，赵兴堂开始了做琴

之路。赵兴堂是地地道道的农民，

手上全是老茧，可就是这双手，在

家一遍一遍实验着，按着记忆中的

模样，码子自己打磨，梧桐木自己

找，先泡后打磨再烤制，弯曲。终

于， 1984 年，琴做出来了。

难寻传承人

目前，赵兴堂最大的心病就是

没有传承人。赵兴堂说，以往这项

技艺都只传内不传外，但现在自己

特别期望外面的人来学习。“我可

以免费教，但我看的出来学的都不
是真心喜欢这个，他们就是看着这
几年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

视，想从我这学一段，然后出去赚

钱，这种人我不会教。”

赵兴堂的孙女赵俊雅，今年

14 岁，正在读初二，晚上放学回

家，她会陪正在兴头上的爷爷拉几

首。最快的时间，她一个月的时间

学会了 4 首，还曾经作为传人，在

富华国际会展中心演出过。本想

着，让孙女继承这门技艺，但随着

孙女学业负担得越来越重，现在也

很少摸琴了。

“现在每逢在外演出，都有人

要拜师学艺，但正儿八经能来家里

学的，能踏踏实实坐下练琴的，没

有。”赵兴堂说，现在传到自己这

一辈，就特别想让更多人了解磋

琴，让人传承下去。

为了保护磋琴，赵兴堂给磋琴

进行了商标注册和申请了专利。而

现在赵兴堂一有空就在家做琴，他

说，能做一把就多做一把，有人要

稀罕这琴，他就送给人家。

“青州市也额外重视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传承，我也想能有个专门

的场地，传授想学的人。靠我自己

一个人的力量，很难办成这事，需

要社会的支持。”赵兴堂说，但最

重要的还是要有人学，什么场地

啊，经费啊，这些困难都能克服，

主要是人，传承人是一件大事。”

“磋琴”老人
文/片 本报记者 秦国玲

热心的退休记者

老马原名马志坚，在江西鹰潭日报当

了十几年的摄影记者。 1994 年，内退后的

老马回到了潍坊老家，住进了潍城区的颐

园社区。

颐园社区和周边都是潍坊的老社区，

社区角落卫生的脏乱、规划建设的不尽合

理、居民之间的矛盾纠纷，老马看在眼里

心里就不顺。

就这样，老记者又拿起了刚放下的相

机，解决自己遇到的难题。

2000 年，颐园社区的三十多栋楼依然

是每楼只有一个电表、一个水表，每户用

了多少电、多少水，谁也说不清楚。收钱

的居委会、楼长和居民之间总是矛盾不

断，而反对进行一户一表改造的居民让居

委会无法推行改造。

谁也记不清在什么时候，老马突然频

繁出现在居委会、街道办事处、电力公司

和自来水公司的门口，还有极力反对一户

一表改造的居民家中。不过大家都记着，

没过多久，一户一表改造在颐园社区开始

进行。

后来有人说，“这事儿”是老马办

的。

谈起老马，颐园社区居委会主任陈学

义就一句话，热心人老马，这人真没的

说。

坊间“传说”的能人

整天在潍坊“管闲事”，老马人脉也

越来越广。

有人说，下到居委会的普通居民，上

到一些区长、局长，老马都认识。

2008 年，潍城区有个女孩，因为是父

母收养的关系， 20 岁了都依然没有户口，

女孩的父母想尽了办法，却没有结果。居

委会找到了老马，让他想想办法。

50 天后，户口落下了。

不知谁走漏了风声，这件事被潍坊的

媒体广为报道，坊间开始“传说”，原来

老马连落户都能管。

这下，老马可真的成能人了。

随后，又陆续有三个情况相同的孩子

找到了老马，还有人想给他塞钱，被他当

场拒绝了。

老马说，其实他没有那么大的能耐，

当时给孩子落户口，派出所、公安局、居

委会、街道办事处、学校、民政局和计生

委，他也跑了不知道多少次，开了一张又

一张的证明，这才将孩子户口落下。

他觉得，只要实实在在、实心实意地

替有困难的事情干点事情，总会被人接

受，总会把事情办成的。

媒体的金牌线人

周一到周五，除了必须接送上幼儿园

的小孙子，老马几乎每天都在外面奔波，

解决自己发现的或别人找上门来的问题。

老马出门总是背个黑色背包，里面放

着 2 台索尼 DV 、 4 块 DV 电池、 2 个移动

硬盘和 20 多张 DV 专用光盘。

本来老马买了 3 台一个型号的索尼

DV ，已经用坏了 1 台。

前几年，潍城区组织部专门制作了一

个节目，题目就是“有困难，找老马”，

在山东电视台和潍坊电视台连续播出。

老马挺自豪，他说，他拍摄的 DV 新

闻，潍坊电视台上每周至少要播一两次，

而潍坊报纸上的头条，很多都来自老马的

线索。

作为潍坊各大媒体的“金牌线人”，

老马从来不收一分钱的线索费，见到记者

时，还要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帮着把问

题给解决了。

面对别人的困难，老马想法很简单，

就是想拉一把。

潍城区 52 岁的女士于秀荣，年轻时的

车祸造成的高位截瘫，让她在床上躺了 34

年。因为不想给家人带来负担，她产生了

轻生的念头。老马知道以后联系媒体，还

亲自跑去了许多单位，号召社会奉献爱

心。面对接踵而来的捐款和提高了的低保

金，于秀荣改变了最初的念头，说自己一

定要活下去。

老马有自己的想法。他说政府肯定都

是想为市民做实事的，但是政府和群众之

间经常缺少能进行交流的桥梁，而他就想

充当这个桥梁。

磋琴，是古时“筑”的后代，“磋琴”是一种在中国古代乐器史上已经濒临消失的乐器。它是中
国“筑”一直在民间遗存脉络的延续，因为它的出现，中国拉弦乐器的历史比西方早了 1500 年。

磋琴至今还保留着用高粱杆来演奏的特征，包括它所承载的乐曲等一系列的东西，都是整

个拉弦乐器的“活化石”。

青州老人赵兴堂是全国磋琴技艺的唯一继承人，从小就与磋琴结下了不解之缘。而今，已白

发苍苍的他，一直将这门技艺延续着，尽管有些寂寞，有些困惑。但他说，磋琴已成为他的知己，

无法离开，他将守护到死。

赵兴堂演奏“磋琴”。

“神人”老马

“有困难，找老马”，这是在潍坊一些社区里广为流传的一

句话。

老马已经 64 岁了，退休以后闲不住。从促成老社区改造，

到解决邻里家庭纠纷，在社区居民的眼里，没有他不管的事，好

像也没有他管不了的事，简直是个“神人”。

用他自己话来说，有时候政府和群众之间需要有效的沟

通，而他就想充当这个桥梁。

文/本报记者 郑雷 片/本报记者 孙国祥

老马总是用手中的 DV 记录着身边的点滴


